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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三蘇祠館藏明 《馬券 》 碑及

蘇軾贈馬立券緣由

劉 宇飛

内容提要 ：
三蘇祠館藏明代 《 馬券 》 碑现存 ２ 石 ， 上刻 有蘇軟的文 、 蘇轍的詩和黄庭堅

的跋 ， 雖然許 多 字迹 已經剥 落模糊 ， 但 《 馬券 》 正文部分仍較爲 清晰 ， 跋文一部分可辨 ， 能

够進行整體辨識 。 《 馬券 》 碑是三蘇祠傳承延綿 的 重要實物見證 ， 承栽着
“

三蘇故居
”

深厚

的歷史文化底蘊 。 碑文記栽蘇軾贈 馬给李爲 的 史實 ， 本文嘗試分析蘇軾
“

贈 馬 立券
”

的 緣

由 ， 以及從 中 體现的蘇軾對晚輩 的 關 心提摘和他們之 間 深厚 的 師 生情誼 。

關鍵詞 ： 《 馬券 》 碑 ； 蘇軾 ； 李虡 ； 寫 作緣由 ； 深厚情誼

三蘇祠是宋代大文豪蘇洵 、 蘇軾 、 蘇轍父子的故居 ， 自元代改宅爲祠 ， 已有近 ７００ 年的

歷史 。 明代重修的祠堂在 明 末毁於兵燹 ， 僅存
“

五碑一鐘
”

， 而 《 馬券 》 碑就是其 中之

一

。 《馬券 》 碑的具體立 、 刻時間不詳 ， 碑長 １ ． １ 米 ， 寬 ０ ． ５ 米 ， 目前陳列於三蘇祠博物館

祠堂區的碑廊 内 ， 是三蘇祠最重要的碑刻之一 。

—

、 碑文

館藏 《馬券 》 碑文分爲 ： 蘇軾馬券正文 、 蘇轍馬券和詩 、 黄庭堅馬券跋文三部分 。 三人

從不同的切人點講述了蘇軾
“

贈馬立券
”

的故事 ， 他們描述整個事件也各有側重 ， 這爲我們

分析 《馬券 》 寫作緣由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資訊 。

蘇軾 《馬券 》 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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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 ， 予初入玉 堂 ， 蒙 恩 賜 玉 鼻 辟 。 今年 出 守 杭 州 ， 復 沾 此 賜 。 東 南 例 乘 肩

舆 ， 得一 馬 足矣 。 而 李 方叔未有 馬 ， 故 以 贈 之 。 又恐 方叔别 獲 嘉 馬 ， 不 免 賣 此 ， 故 爲 出

公據 。 四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軾書 。

蘇轍 《馬券 》 和詩 ：

《 次韻李 建 秀 才 來别 子 瞻仍謝 惠 馬 》 詩

方叔别 子瞻 ， 館於東齋 。 將行 ， 子 瞻 以 賜 馬 贈 之 。 方叔作詩 ， 次韻奉和 ： 轍

小床 卧客笑元 龍 ， 彈鋏無舆下舍 中 。 五 馬 不 辭分後乘 ， 輕裘初 許 敝 諸公 。 隨人射虎

氣終在 ， 徒步 白 頭 心 颇 同 。 遥 想據鞍横槊處 ， 新詩 一 一建安風 。

黄庭堅 《馬券 》 跋文 ：

《跋東坡所作 馬 券 》

翰林蘇子 瞻 所得天 馬 ， 其所從來 窬 甚 ， 加 以妙 墨 作券 ， 此 馬 價應 十倍 。 方叔 豆 羹 常

不 繼 ， 將不 能 有 此 馬 御 以 如 富 贵之家 。 辄 曰 非 良 馬 也 ， 故不 售 。 夫天廄雖饒 馬 ， 其 知 名

絶足 ， 亦 時 有 之 爾 ， 豈 可 求 賜 馬 盡 良 也 ？ 或 又 贵 方 叔 受 翰 林公之 惠 ， 當 乘 之 往 來 田

間 ， 安 用 汲 汲 索 錢 ？ 此又 不 識 痛 癢者 從 旁 砭疽 爾 。 甚 窮 亦 難 忍 哉 ！ 使 有 義 士 能 捐 二 十

萬 ， 并券舆 馬 取之 ， 不 惟解方叔之倒 懸 ， 亦足 以 豪 矣 。 衆 不 可 。 蓋遇人 中 磊 磊者 ， 試 以

余書 示 之 。 元祐 四 年十 月 甲 寅 黄庭 堅書贈 李 方叔 。

蘇軾在 《馬券 》 正文 中講述了他贈馬給李离 ， 以及他寫下此券的原因 ， 其中不乏十分幽

默的言語 。 蘇轍在次韻詩中描寫 了李离生活 比較困窘的現狀以及蘇軾給予的幫助 ， 他還寬慰

李廳現在雖然不得志 ， 但通過 自 己 的奮鬥 ， 最終會名聲在外 。 黄庭堅在所題的跋文中先説御

賜的天馬嬌貴 ， 東坡將其照顧得十分好 ， 再説李鹰窮困不能負檐 ， 最後讓想要得此馬的義士

慷慨解囊 ， 花大價錢將馬與馬券都買下 ， 以資助生活困難的李麂 。

二 、

“

贈 馬立券
”

的緣 由

宋哲宗元祐四年 （ １ ０ ８ ９ ） 四月 ， 蘇軾即將 出 知杭州 ， 臨行前贈給 自 己學生李癘御馬一

匹 ， 鄭重其事地寫下馬券 ， 并號召 自 己身邊的人來論談此事？
。 蘇賦贈馬給李离 ， 寫下馬券

并非是一件孤立 、 突發 、 無迹可尋的事件 ， 而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

（

一

） 深厚的師生情館

蘇軾與李鹿的父親是同榜進士 ， 這在當時是一種較爲親近的
“

同年關係
”

， 李麻六歲而

① 孔凡植 ： 《三蘇年譜 》 卷四十二 ， 北京古箱出版社 ， ２ ００ ４ 年版 ， 第 １ ９ ９ ５ 頁 。



？

１ ６０

？ 蜀學 （ 第 十八辑 ） 〇

孤 ， 但 自小學習刻苦 ， 蘇軾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 ， 曾經讚嘆他
“

其筆墨瀾翻 ， 有飛沙走石之

勢
” “

子之才 ， 萬人敵也 。 抗之以高節 ， 莫之能禦矣
”？

。 李离是
“

蘇門六君子
”

中與蘇軾往

來書信最多的一位 ， 與其他五人書信的總和相當 ， 達到 了書 ２ 封 、 信 １ ７ 封 ， 其 中 ４ 封是蘇

軾在
“

烏臺詩案
”

被贬黄州期間寫下的 。 李瘺不顧當時十分不利的政治環境 ， 親身前往黄州

跟隨蘇拭學習 ， 蘇輯十分珍惜這種患難中 的真情 ， 因此對李瀉是十分的重視和感念？
。 蘇軾

在寫給李麂的書信中時常流露出此類真情賣感 ，

“

比 日 起居何如 ？ 今歲暑毒十倍常年
”“

何時

得回合 ， 惟萬萬 自重
”？

。 蘇軾在與李麂 的交游中言傳身教 ， 在 日 常生活 、 學問探討 、 人情

世故 、 文名仕途等方面有頗多 關懷與指點？
。

蘇軾一方面善於發現李离的優點 ， 肯定其在學問 中付出 的努力和取得的進步 ， 對他文章

出彩 出衆的方面不吝讚美 ，

“

承示新文 ， 如 《 子駿行狀 》 ， 豐容隽壯 ， 甚可貴也 。 有問如

此 ， 何憂不達
” “

惠示古賦今詩 ， 詞氣卓越 ， 意趣不凡 ， 甚可喜也
”？

； 另一方面蘇軾對待李

离存在的一些問題與不足時 ， 既循循善誘 ， 又不乏在言辭中體現嚴師的一面 。 李薦在做學問

和爲人處世出現不足時 ， 他都毫不隱晦地點出 ， 悉心教導 ，

“

深願足下爲禮儀君子 ， 不願足

下豊於才而廉於德也
”“

君子之知人 ， 務相勉於道 ， 不務相引於利也
”？

。

李离因爲年少家貧 ， 家中父祖數輩去世後没有名人爲其作墓志 ， 就未有安葬 ， 因此在元

祐元年 （ １ ０ ８ ６ ） 多次請求蘇軾作墓志 、 仟表 ， 想借此張揚祖輩名 聲 ， 達到宣揚 自 己 的 目

的？
。 蘇輯在感念李离孝心深切 的 同時 ， 也多次表達 自 己

“

某從來不 獨不書不作銘 、 志
”

“

仟表既與墓志異名而同實 ， 固難如教
” “

某所不敢作者 ， 非獨銘 、 志而已 ， 至於詩賦贊詠之

類 ， 但涉文字者 ， 舉不敢下筆也
”

， 并舉例
“

司徒文子問於思子
”

和
“

晋温嶠
”

， 他教育李离

没有名人作銘 、 志 ， 就不安葬父輩 ， 是於禮不合的 ， 李离也遵從教誨就此作罷 。 李麂在感受

到蘇軾對 自 己真情實意的 關懷後 ， 對蘇軾是愈發的推崇和敬重 ， 在文章詩賦中多有溢美之

詞 ， 蘇軾認爲
“

細思所以得患過者 ， 皆名過其實 ， 造物者所不能堪 ， 與無功而受千锺者 ， 其

罪均也 。 深不願人造作言語 ， 務相粉飾 ， 以益其疾
”

。 因此 ， 讓李离去除文辭 中過多的華麗

溢美 ， 爲人處世低調 ， 這樣纔能對學問和仕途有所幫助 。

蘇軾對李离的感情是純粹而複雜的 ， 對李离的不倦教誨和關愛是一種十分長久穩定的純

粹情感 ， 對李离的教育方式能够随事而變 ， 不拘一格 ， 又能够就事論事 ， 堅守原則 。 李麂對

蘇軾一直都是充滿敬意 ， 雖然老師有時要求嚴苛 ， 或有微詞 ， 但他始終保持謙遜 、 遵從的態

①（元 ） 脱脱等 ： 《宋史 》 卷四 四 四 《李离傅 》 ， 中華書局 ， １ ９ ７ ５ 年版 。

② 喻世華 ： 《論蘇軾的爲師之道 以李离爲例 》 ， 《河南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哲學版 ） 》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３ ０ 卷第 ２ 期 。

③ 張志烈 、 馬德福 、 周裕鍇 ： 《蘇軾全集校注 》 卷五十 三 《答李方叔十七首 》 ， 河北人 民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５ ９ １ １頁 。

④ 祁琛雲 ： 《 蘇軾李离師友 關係論析 》 ， 《青島師範學院學報 》 ２０ ０ ９ 年第 ２ ６ 卷第 ３ 期 。

⑤ 張志烈 、 馬德福 、 周裕鍇 ： 《 蘇軾全集校 注 》 卷四十九 《答李方叔書 》 ， 河北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５ ３ ３ ６

頁 。

⑥ 同上 ， 第 ５ ２ ９ ８ 頁 。

⑦ 彭文 良 ： 《 蘇軾與李肩交游考 》 ， 《樂 山師範學院學報 》 ２ ０ １ ５ 年第 ３ ０ 卷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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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蘇軾多次贬謫去歸他都 自 發隨行 ， 也由此用實際行動表明 自 己尊師重道的心意 。 兩人深

厚的感情是蘇賦選擇臨别贈御馬給李麂的基礎 ，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 雖然他在 《馬券 》 中用

詞幽默 ， 但却是飽含了對 自 己學生的殷切期盼和真誠的祝福 ， 希望他能够仕途順暢 ， 早 日 出

人頭地 ， 换得更好的 良駒 。

（
二

） 設法爲李厲揚名

李麂從小的學習和游學環境都不是太好 ， 這導致他的交友圈子較小 ， 文名不顯 ， 因而他

十分苦惱識人太少 ， 無人舉薦 ， 在當時這對讀書人的成長 、 學問的精研提升和仕途的通暢都

是十分不利的 。 李薦跟隨蘇軾學習後 ， 自 己想方設法地去認識各類名人雅士 ， 借此宣揚文

名 ， 擴大在文人雅士圈子裹的影響 ， 爲入仕做準備 ， 於是多次請求蘇軾爲其父輩作墓志 、 仟

表 。 蘇軾雖然拒絶了李离的一些請求 ， 但是他也在 自 己力所能及的範圍 内幫助李麂擴大交際

圈 ， 主要是通過介紹相熟的文人給李离認識或是將李离舉薦給熟悉的文人 ， 除
“

蘇 門 四學

士
”

、 蘇氏兄弟外 ， 李瘺通過蘇軾直接或間接的結識了一大批較爲有名 的文人 。

范鎮 ， 字景仁 ， 蘇軾受困於
“

烏臺詩案
”

時 ， 曾設法論救 ， 他與蘇軾關係很是緊密 。 李

扃在聽從蘇軾 的勸告安葬父祖之後 ， 范鎮爲其作 了墓表 ， 并稱贊 了他 的行爲 ， 後來范鎮

卒 ， 李瀉作有 《范蜀公挽詩十章 》 。

范祖禹 ， 字淳夫 ， 范鎮從孫 ， 曾和蘇軾一同向朝廷舉薦過李离 。 李离在 《師友談記 》 中

有談到蘇軾對范祖禹 的髙度評價 ，

“

范淳夫講書 ， 爲今經筵講官第一 。 眼見而當 ， 無一冗

字 ， 無一長語 ， 義理 明 白 ， 而成文粲然 ， 乃 得講書三昧也 。

”

李 麂在范祖 禹 門 下游學數

年 ，

“

初在講筵 ， 即游其門 ， 今且八年 。

”

在李离年少急於求取功名時 ， 蘇軟教誨他
“

如子之

才 ， 自 當不没 ， 要當循分 ， 不可躁求 ， 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 范祖禹也對其言
“

士未爲

臣 ， 進退裕也 。 他 日 子仕於朝 ， 欲如今 日 足 以 自 如 ， 未易得之矣
”？

。 此外 ， 范 、 李二人還

有許多詩文唱和 ， 如有名 的 《長沙貓筍唱和詩 》 ， 講述 了李廟得友人饋筍 ， 他再將筍贈給范

祖禹 ， 范祖禹便作詩贈他 ， 李离隨即次韻和之 ， 秦觀聽説了也來作詩和之的雅事 。

李之儀 ， 字端叔 ， 號姑溪居士 。 他在爲李薦遺編 《濟南集 》 撰序中寫到
“

吾宗方叔 ， 初

未相識 。 得其文於東坡老人之座
”？

， 可見李之儀與李离也是通過蘇軾相識 。 蘇軾贈馬給李

离 ， 李之儀寫賀詩 《賀李方叔得眉 山玉堂賜馬公 自 書券 》 ， 在詩 中他講述了蘇軾贈馬給李离

的經過 ， 讚揚東坡的做法 ， 鼓勵并祝賀李离？
。 二李交往較爲密切 ， 李之儀十分欣賞李离的

文采 ， 形容李麂的詩文
“

讀之如泛長江 ， 溯秋月 ， 直欲拿雲上漢 ， 不知其千萬里之遠也 ， 爲

之愕眙久之而不能釋 目
”

。 他們之間還有頗多來往唱和詩 ， 如 《 和李端叔大夫從參寥子游許

昌西湖十絶 》 《次韻李方叔宋鎮立秋五絶 》 等 。

李昭圮 ， 字成季 ， 他十分仰慕蘇軾 ， 與蘇軾交往略晚於
“

蘇門 四學士
”

， 在蘇軾被貶黄

①（宋 ） 李癟 ： 《 師友談記 》 ， 中華書局 ， ２ 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４ 頁 。

② （宋 ） 李之儀 ： 《永樂大典 》 第 ２ ２ ５ ３ ７ 卷 《濟南月 岩集序 》 ， 中華書局 ， Ｉ ９ ６ ０ 年版 。

③ （宋 ） 李之儀  ＞ 《姑溪居士全集 ：Ｋ 中華耆局 ， １ ９ ８ ５ 年版 ， 第 ２ ２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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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時投身蘇門 ， 他與蘇軾在學問上交流探討甚多 ， 蘇軾對他評價非常高 ， 在回復李昭圮的信

中寫到讀其作品
“

耳 目 眩駭 ， 不能窺其深淺矣
”？

。 他們之 間 的書信唱和也較多 ， 李昭圮有

《雪堂詩寄子瞻 》 《 負 日 軒 》 等 ， 蘇軾則有 《答李昭圮書 》 《與李昭圮一首 》 等 。 蘇軾在 《與

李昭圮一首 》 中寫道
“

近有李盡者 ， 陽翟人 ， 雖狂氣未除 ， 而筆勢瀾翻 ， 色有漂砂走石之

勢 ， 常識之否 ？

” “

李豸
”

即李癘 ， 蘇軾在書信中對李离才華評價很高 ， 并極力將他介紹給李

昭圮認識 ， 可以看出蘇軾對兩人 自 身的學問水準 、 品性道德等都比較認可 。 出於老師對學生

的關愛 ， 蘇軾希望 自 己 的學生能够擴大彼此的交際圈 ， 多與水準較高的文人雅士交流 ， 以提

升 自 己 的水準素養 。

王適 ， 字子立 ， 蘇軾侄婿 。 元豐四年 （ １ ０ ８ １ ） ， 王適途經黄州赴徐州 參加秋試 ， 恰巧李

麂也要參加這次考試 ， 因此蘇軾便寫信向李廳介紹王適的基本情况 ，

“

其人可與講論 ， 詞學

德性 ， 皆過人也
”

， 并讓他們在考試的時候相互認識 ，

“

或場屋相見
”

。 蘇軾在信 中還向李瀉

介紹了王適的弟弟王通 ， 稱讚其
“

亦不甚相遠
”

， 提及了王齊愈
“

王文甫 已與簡 ， 令持前所

留奉納矣
”

。

趙令畤 ， 字德麟 ， 燕懿王玄孫 。 蘇軾愛其才能 ， 舉薦他人朝 。 李瀉通過蘇軾結識了趙令

畤 ， 李离詩歌中與趙令畤相關 的有 １ ０ 餘首 ， 可見二人關係匪淺 。 兩人從游唱和頗多 ， 他們

的許多唱和詩也流傳了下來 ， 如 《德麟 自南邑至鄯相會作詩次其韻 》 《 同德麟仲寳過謝公定

酌酒賞菊以悲哉秋之爲氣 》 《 同仲寶風雨中過德麟留宿以夜未央爲韻分得未 》 《曉至長湖戯贈

德麟 》 《趙德麟中秋生 日 》 等 。

李薦與蘇門其他人也交往 ， 彼此 間 的唱和甚多 ， 蘇軾也時常拿蘇 門其他人與李薦作 比

較 ， 認爲他們是同樣的優秀 ， 有才華 ， 李麂没能考取功名 ， 不過是暫時的時運不濟 ， 如
“

比

年於稠人中 ， 驟得張 、 黄 、 晁及方叔 、 履常輩 ， 意謂天不愛寳 ， 其獲蓋未艾也
”

。 李麂想要

憑藉 自 己 的能力 ， 在文人圈 中打響 自 己 的名聲是十分的困難 。 而在當時 ， 響亮的文名是得到

文壇認可 、 獲取功名 的捷徑 。 李离在元祐三年 （ １ ０ ８ ８ ） 科考再次失敗 ， 此時他更是需要博得

響亮的文名 ， 爲下次科考重整旗鼓 ， 做好準備 。 蘇軾有鑒於此 ， 也是想方設法地爲李薦創造

宣傳文名 的機會 ， 但又不能突破 自 己 的原則 。 因此 ， 他選擇了
“

贈馬立券
”

的方式 ， 再次將

李麂廣而告之 ， 以此提攜 ， 合情合理合乎原則地去爲他揚名 。

（
三

）

“

言傳身教
”

的贈物

李瀉的物質生活條件不好 ， 蘇軾時常有贈物給他的做法 。 李薦 曾 多次拜訪老師 ， 蘇軾也

毫無保留地講授學問 ， 爲李肩解疑答惑 ， 并在他臨别時贈物 ， 作鼓勵他的詩文 ， 對他進行一

番教誨 。 蘇軾在學問 、 物質 、 爲人等多方面對學生進行關懷 ， 這種無微不至的教育方式對李

麂的影響很大 ， 使得他終身都對老師充滿了敬意 。

蘇軾被贬黄州期 間 ， 李肩來訪求學 ， 此時的蘇軾無論是政治環境和生活環境都不好 。 蘇

① 楊勝宽 ： 《李昭圮與蘇軾交游考述 《樂 山 師範學院學報 》 ２ 〇 〇 １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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軾在黄州作有 《猪肉頌 》 ：

“

洗净鐺 ， 少著水 ， 柴頭罨煙焰不起 。 待他 自熟莫催他 ， 火候足時

他 自美 。 黄州好猪肉 ， 價賤如泥土 。 貴者不肯吃 ， 貧者不解煮 ， 早晨起來打兩碗 ， 飽得 自 家

君莫管 。

”一方面 ， 蘇軾作爲一個
“

美食家
”

， 善於發現别人不在意的美味食材 ， 加上 自 己 的

創新做法 ， 從而創造出一道新的美食 ； 另
一方面 ， 詩中

“

黄州好猪肉 ， 價賤如泥土
”

等句子

也説明當時主流 的其他 肉類蘇軾是不能長期消 費 的 ， 只有另 闢蹊徑去滿足 自 己 的 口 腹之

欲 ， 説明他的生活條件并不是很好 。 李离
“

旦而别軾 ， 將客游 四方 ， 以葳其事 。 軾解衣爲

助 ， 又作詩以勸風義者
”

。 蘇軾作爲師長 ， 在 自 己經濟不寬裕的情况下 ， 對其仍然有物質上

的幫助 ， 還有詩文歌賦上的精神勉勵 。

李离父親去世未安 葬 ， 蘇軾作 了 《李 憲 仲哀詞 》 。 他在詩序 中 提 到 ，

“

瀉 自 陽 翟 來

見
”“

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陽羨 ， 以絹十匹 、 絲兩百爲贈 。 辭之不可 ， 乃以遺离
”

。 蘇

軾剛剛收到友人不可推辭的重禮 ， 在 自 己學生需要幫助時毫不猶豫 ， 且没有任何保留地全部

贈送給李寫 。 蘇軾在詩 中也稱讚李离
“

其文曄然 ， 氣節不凡 ， 此豈終窮者哉 ？

” “

後生有奇

骨 ， 出語已精桿 。 蕭然野鶴姿 ， 誰復識中散
”

。 他如此大氣的做法 ， 以及在學問上對李麂 的

認同和鼓動 ， 讓原本浮躁 、 急於求成的李离逐漸地認識到 自 己 的問題 ， 并嘗試着去改變 。 李

麂後來便沉心静氣 ， 專注努力做學問 ，

“

自昔二三名卿相知外 ， 八年未嘗一謁貴人 。

”

元祐三年 （ １ ０ ８ ８ ） ， 蘇軾知貢舉 ， 黄庭堅爲參詳官 ， 大多人都以爲李薦參加此次考試定

能高中 ， 但他最終仍然落榜 。 蘇軾在 《余與李薦方叔相知久矣 ， 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 ， 愧

甚 ， 作詩送之 》 中表達 自 己 十分 自 貴 ， 并寬慰李离 ， 認爲他有真才實學 ， 將來肯定會考

中 。 黄庭堅次韻蘇軾詩 ， 講到李离 的實力是够了 ， 此次未 中 ， 只是運氣不好 ， 下次再考便

是 。 幾個月 後 ， 蘇賦即將出守杭州 ，

“

贈馬立券
”

便是他給李瀉的臨别贈物 。 從 《馬券 》 内

容來看 ， 是蘇軾將 自 己所得御馬贈送給李离 ， 但是怕李瘺獲得更好的馬 ， 將此馬賣掉 ， 爲了

讓馬賣 出高價 ， 所以寫下了此券 。 從蘇轍和黄庭堅附和此事的詩文中 ， 可以得知李离的生活

條件依舊不好 ， 似乎他真有可能會將此馬賣掉 。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 ， 李扃得到天子御馬是

—件無上榮幸的事 ， 加上又是老師蘇截贈送 ， 雖然他 目前生活困頓 ， 但大概是不會將此馬給

賣掉 。 那他們爲何又讓李离考慮换馬 、 賣馬呢 ？ 因爲此時 ， 李旖可能還沉浸在科考失利 的傷

痛 中 ， 蘇軾 、 黄庭堅和李之儀等想要鼓勵他繼續努力做學問 ， 不可再消沉下去 ， 所以選擇了

輕鬆幽默的語氣來描述此事 。 在 《馬券 》 及附和的詩文 中也包含了幾人對李离 的祝福和鼓

勵 ， 因爲假使李离真的换馬 ， 肯定也是换得更好 的馬 ， 那時他肯定 已 經功成名 就 了 。 因

此 ， 無論蘇軟和黄庭堅如何鄭重其事地講李离將如何如何賣馬 ， 并不是真 的讓他將馬 賣

掉 ， 應該是師生 同 門 間 的幽默和最衷心的期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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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結語

三蘇祠博物館所藏的 《馬券 》 碑 ， 既是蘇軟和李扃故事的講述者 ， 更是傳統文化中優秀

師生關係在這個時代的承載物 。 區别於一般的書籍 ， 斑駁的古代碑刻 ， 能讓閲讀者感受到二

人深厚的情誼是經歷千年時空的磨洗 ， 更加充滿説服力 ， 直面這種歷史的厚重感 ， 也會讓人

肅然起敬 。

蘇截和李离之間 的情誼是隨着他們交往越來越多 ， 相互愈發瞭解而加深的 ， 在這個過程

中二人的緊密程度 ， 早已超脱一般的師生關係 。 蘇軾作爲長輩和老師 ，

一直堅持 自 己 的原

則 ， 對待李麂是寬嚴并濟 。 他在學問上爲李薦解疑答惑 ， 在物質條件上傾囊相助 ， 在爲人品

德上更是言傳身教 ， 身體力行地詮釋
“

爲人師表
”

四個字 。 李离作爲晚輩和學生 ， 尊師重

道 ， 終其一生對蘇軾都是十分的崇拜 。 他在得知蘇軾去世時悲痛 萬分 ， 寫下 了
“

皇天后

土 ， 璧一生忠義之心 ； 名 山大川 ， 還千古英靈之氣 。 這篇飽含深情的祭文也成爲對蘇軾

的千古至評 。 李离一生都勤勉好學 ， 在求學人仕的道路上經歷了很多波折 ， 中年選擇絶進取

意終身不仕 ， 但這并未能阻礙他繼續潛心進學 ， 李离作爲
“

蘇門六君子
”

之一 ， 文名得到 了

世人的認可 ， 并被後人傳頌稱道 。

作者單位 ： 眉 山 市 三 蘇祠 博 物 館

① 吴雪濤 、 吴劍琴 ： 《蘇軾交游傅 》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２ 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６ ７ ８ 頁 。


